
社
区
﹃
扫
雷
手
﹄

2019年5月，毛爱飞调任
井亭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基
层工作虽然琐碎，但与居民打
交道的每一天却处处充满人间
烟火气。1月30日正月初六，
疫情扩散之快超出预料。考虑
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毛
爱飞在电话里和丈夫匆匆交代
了几句，“我准备住到办公室
去，帮我拿一条被子。还是在
社区待着更安心。办公室对面
就是井亭家园的门岗，有什么
新情况我立刻能够知道。居民
的问题回复越快，大家的恐慌
情绪就能少一分。”

白天在井亭家园卡口执
勤、安排社工购买生活物资、组
织排查行动，晚上就睡在办公
室，接无数电话。毛爱飞这一
住就是一个月。

2月2日井亭家园出现第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月3日
上午，同住井亭家园的患者妹妹
确诊。2月3日下午，患者姐姐和
女儿随后确诊。到2月7日，患
者一家共6人确诊。恐惧、痛苦、
悲伤、无奈、愤怒等情绪交织伴
随着居民，弥漫在社区。毛爱飞
的手机被打爆了。2月4日9:
00到24:00，毛爱飞接了整整
一天电话，嗓子都哑了。

“那几天的夜晚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从来没有

碰到过这样棘手的情况，而且现
实告诉我，连害怕的时间都没
有，更不能慌，慌也没有用，因为
事情已经发生了。”毛爱飞不断
告诉自己也告诉其他社工，“社
区是居民的第一层心理屏障，我
们要稳住！不稳住阵脚做好工
作的话，那才是真的糟了。”

第一例确诊病例被公布
后，仅花了半天时间，毛爱飞和
社工们就理清了确诊患者的接
触史与行动路线，“主要是家庭
成员间的接触，与外界人员接
触不多。”这无疑是坏消息中的
好消息。

毛爱飞也犹豫过是否要对
社区进行全封闭管理，但考虑到
2500户的庞大数量以及复杂的
住户构成，她放弃了“一刀切”的
管理措施。经过数次排摸调查，
井亭社区形成了“一份通知两套
办法”的政策实施方法，针对井
亭家园和其他4个小区，实行两
种不同的管理思路和办法，逐步

“扫雷”。
2月5日，井亭社区封闭了

确诊患者所居住的3栋楼道，
对27户人家实施居家隔离，由
2个社工进行管理，并实行微
信位置共享，住户按要求每天
给工作人员发送实时位置，而
社工也会定时询问住户身体状
况。

“社区是居民的第一层心理屏障，我们要稳住！”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部
分社工也被要求居家隔离。社
工最少的时候，井亭家园靠6
个“娘子军”撑起了社区的运
转。毛爱飞难掩心疼，“她们真
的太累了”。

让社工杨银燕宽慰的是，
从疫情最初，有居民因为恐慌
害怕打社区电话进行投诉，到
如今理解的声音越来越多，有
不少居民更是主动加入到志愿
者中来。

“日日夜夜忙得人也看不
见，也不回家，侬大人要是晓得
这样，要肉痛死了。”73岁的陈
正火每次看见毛爱飞忙来忙
去，总会说出这句话。毛爱飞
43岁，差不多跟陈正火的孩子
年纪一样大。“没日没夜在社区
里忙，大到防疫工作小到劝退
聊天老人，什么事情都要经手，
感觉他们实在太辛苦了。”看着
社工们在这场防疫战中为了居
民奔波，置自己的家人却不理，
陈正火也想出一份力，“现在七
八十岁不算老，还可以做很多

事情，我们有多少力量就帮多
少。”

前段时间，听说社区因为
采购口罩缺资金，陈正火和家
里的七兄妹商量着一起凑足
12500元交到毛爱飞手上，用
于社区购买口罩，定向送给井
亭家园小区居民。至今，陈正
火和社区已通过各种渠道购买
到约3500只口罩，全部发放到
居民手中。不仅是捐款，关卡
站岗、劝退聊天老人、甬行证办
理、小区巡查等，这个73岁的
老人一直坚持和社工一起“抗
疫”。

77岁有50年党龄的钟祥
华，有10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的
75岁的戴国庆……更多老党员
带动年轻居民主动报名当志愿
者，比如来社区帮忙给小区老年
人办理甬行证。“看着一张张甬
行证经由他们认真办理，再交到
居民的手中，我想每张甬行证也
是带有温度的。因为有爱，所以
我们不累。”毛爱飞觉得自己充
满能量。

“侬大人要是晓得这样，要肉痛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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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天气有时有小雨。这样的天气对海曙集士港镇井亭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毛
爱飞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天不放晴，鲜有老年人下楼，防疫工作压力也相对减轻些。

2月2日至7日，几天内井亭家园一家6人先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拥有
2500户居民的井亭社区，短短几日就出现6例确诊病例，防疫形势严峻。从1月30日
起，哪怕井亭家园距她家仅5分钟车程，毛爱飞也一直没有回过家。

井亭家园确诊患者人数相对较多，为应对疫情

这位社区干部在办公室连续住了一个月

春节结束后的返工潮给
防疫工作施加了新的压力，从
2月14日至今，井亭家园社区
一共迎来 874 名返工人员。
先到社区登记，再查看健康码
状态，随后确认行动轨迹来判
断是否经过高风险地区，最
后，在确认体温正常的情况下
方能返回住所，如果是租户，
则需要房东签字同意。这一
套严谨的准入程序杜绝了病
毒入侵的路径。

井亭家园居家隔离人员最
多的时候有252人，其中有一
些住户对于“贴封条”的行为十
分抗拒。毛爱飞和社工们依旧
耐心说理、安慰，强调这只是特
殊时期的非常方法，目的是为
了整个小区的安全。

每到晴天，则是工作人员
最提心吊胆的时候。“闷在家中
的大爷大妈们肯定要下来散步
晒太阳了。”小区的老年人有800
多位，社工们只能耐着性子说服他
们回家。上午8：00—9:00、中
午 12:00—下午 1:00，下午
3:00—4:00，晚上6:00—7:00，
每逢放晴，一天四次下楼活动时
间，接连一个多月的劝导工作

让毛爱飞把老年人的生活
作息时间摸得煞煞清爽，她
和社工们每次都能掐着点
到现场劝导疏散，比闹钟还
准时。

6平方米办公室，一张单
人沙发床，毛爱飞在这里已住
了整整一个月。连轴转的高强
度工作把毛爱飞的生活作息时
间统统打乱，如今晚上依然睡
不安稳。

有时入夜，毛爱飞会给丈
夫去个电话，“之前我告诉他没
事白天不要打电话，我肯定在
忙，空了我会给你们打的。”她
也记挂儿子，“虽然他已经长大
不需要我担心，但在我眼里依
然还小。”毛爱飞的父母也尽量
挑晚上她稍微空些的时间给她
打电话，“他们每次打电话都
只是简单问我，‘睡了吗？’‘累
不累？’‘今天饭菜吃了什么？’
口吻一如平常。但我知道他们
其实很担心我，却又不想影响
我的工作。”

“等结束了这段时间的工
作，我自己也得去隔离了。”毛
爱飞开玩笑地说。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刘奕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还不能松手”
劝
导
比
闹
钟
还
准
时

毛爱飞（左）协助“封楼”时的消杀工作。 通讯员供图


